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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加“工业糖精”的小甜剧

□张莹

从开播时不被看好，到
以7 . 2分的高评价收尾，小甜
剧《狙击蝴蝶》出人意料地收
获好评。

《狙击蝴蝶》一开始为什
么不被看好呢？争议最大的
是男女主角的年龄差，饰演
女主角岑矜的陈妍希4 2岁，
比男主角演员周柯宇大 1 9
岁，虽然原著小说中两个角
色也有1 1岁的年龄差，但1 9
岁的差距似乎一不小心就会
让人看得尴尬。

这部剧用双线叙事的方
式推动情节。年轻的李雾、婚
姻困境中的岑矜，和多年后
创业的李雾、走出婚姻事业
蒸蒸日上的岑矜，情节交叉
运行，让主人公的情感慢慢
重合，观众对两个人走到一
起的剧情不感到突兀和悬
浮。剧中两个人物的默契和
自然，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陈妍希表演的娴熟，她
把初入演艺圈的周柯宇带入
自然的表达，姐弟恋的剧情
避开女强人的套装，而弟弟
的质朴打破了稚嫩的套路。

小甜剧很容易走入“工

业糖精”的味道，这是近些年
甜宠剧的高频词。套路化、无
逻辑、强灌输的方式硬撒糖，
追求表面甜感，甜得刻意、齁
人且毫无回味，观众看腻了这
种没有情感铺垫和人物逻辑
的“工业甜感”。比如刚认识就
壁咚、强吻、公主抱，为了制造
反差甜，角色放弃自身逻辑，
高冷男主突然无脑宠，独立女
主瞬间恋爱脑。是的，那些熟
悉剧情在很多剧里被反复应
用，连观众都能猜到很多用烂
的桥段：撞怀摔倒、雨中撑伞、
意外同床、吃醋护短等，毫无
新意。

油腻常常被观众用来
诟病甜宠剧，男主在公司众
目睽睽下强行捏脸、说土味
情话。而在《狙击蝴蝶》中，
观众能顺畅地感受小甜剧
的甜，得益于没有刻意去营
造不合情理的“糖精”味儿，
李雾默默记住岑矜的喜好，
在她加班时递上温的奶茶，
动作自然且贴合他沉默守
护的性格，甜感来自细节里
的用心，而非刻意表演；《狙
击蝴蝶》中没有靠年龄差制
造噱头，在人物成长和情感
递 进 中 ，是 双 向 理 解 和 托

举，自然发酵的甜，看上去
更舒服。

在小甜剧中，男女主角
的CP感很重要。记得抱着很
大的期待看孙千和黄景瑜主
演的《冬至》，孙千撞脸全智
贤，是甜宠偶像剧的“天选之
人”，黄景瑜高大帅气不油腻，
他俩搭档想来一定非常好看。
可是整部剧下来，两个人毫无
CP感，各演各的，情感谈不上，
孙千饰演的麻醉医生陆嫣，形
象单一，在剧中只起个推动剧
情发展的工具人作用，黄景瑜
演的刑警江成屹，心思也都在
追凶上，观众期待的偶像剧
不甜，悬疑的氛围加持下也
没讨好到观众。

在《狙击蝴蝶》播出后的
采访中，陈妍希和周柯宇相处
很愉快，被称作“I人”（性格内
向）的弟弟，被陈妍希吐槽话
多，一点不像内向的人，这时
候周柯宇说其实是你的问题，
因为没有“E人”（性格外向），
所以他只能变成E人了。整体
来说，《狙击蝴蝶》中的主演和
表演让人看起来没有违和感，
这说明一个道理，小甜剧男女
只要有CP感，不加“工业糖精”
的自然甜也很对味儿。

□胡婷

鹏飞执导的电影《飞行家》
上映，这部由蒋奇明、李雪琴、
董子健主演的电影，成为2026年
开年电影市场的一大惊喜。电
影讲述了蒋奇明饰演的片中人
物李明奇的三次飞行：从为爱
跳伞，到为生计乘热气球发广
告，再到为救亲人赌命跳跃。影
片通过普通人的飞行梦被现实
一步步工具化的过程，完成了
一则冷静且讽刺的寓言。

电影改编自双雪涛的同名
小说，作者以冷峻、严肃的笔
触，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东北老
工业基地的动人故事。原著中
有隐忍坚韧、用沉默守护家庭
与秘密的高旭光，有眼光长远
却遭命运磋磨的李正道，有在
回忆中寻找父辈答案的高小
峰，还有毕生逐梦造飞行器、与
现实死磕的李明奇，用生活智
慧托举丈夫梦想的高雅风等，
书中三代人的视角彼此交织，
祖辈的债务、父辈的挣扎、孙辈
的迷茫……而导演鹏飞的改
编，则将叙事重心完全收束于
李明奇一人身上。他简化了家
族绵延的过往，柔化了原著中
的悲剧色彩，讲述了一个关于
个人梦想与现实坚守的、热气
腾腾的故事。影片讲述东北“犟
种”李明奇(蒋奇明饰)和他的妻
子高雅风(李雪琴饰)如何用一
辈子的时间，守护一个“飞上
天”的大梦想。在生活的压力
下，这个梦想时而成为谋生的
工具，时而又成为照亮绝境的
唯一光芒。为了托起沉甸甸的
生活，李明奇从599米的高空一
跃而下，对命运做出勇敢反击。

电影中李明奇的第一次高
空跳跃，源于爱情，准岳父高立
宽在地面画上一个五米白圈，
李明奇必须跳伞精准降落于
此，才能将女儿托付给他。这次
跳伞，李明奇是自由的，他渴望
被认可，行动里有一种没有遭
遇现实磨损的恣意，尽管他的
落点偏离了所设目标，老丈人
还是同意了二人的婚事。这时
的跳伞，残存着青春特有的、不
以为意的飞扬。

时代流转，进入上世纪80年
代，谈论“生计”“搞活”“做生意”
的声音出现，李明奇下海经商开
歌舞厅，应妻子高雅风的要求，
他乘坐热气球再次升空，给“佐
罗酒吧”散发宣传单。此时李明
奇梦想中的飞翔，第一次与明确
的商业诉求嫁接在一起。天空不
再是飞行的目的，而成了广告的
展板、揽客的噱头，尽管李明奇
依然是操纵飞行的人，但飞行的
意义，已经悄然被现实改写。

十年后，李明奇的外甥突
患重病，急需一笔在当时堪称
天文数字的医疗费，这时，李明
奇被逼入一个没有退路的角
落，他发现自己身上唯一还能
兑换成巨额现金的东西，即他
曾经承载梦想、后来用于谋生
的飞行技能。就这样，李明奇迎
来了第三次飞行，他需要从电
视塔上身穿翼装跃下，落到气
垫上。他站上高塔，身上贴满各
种商标，此时的飞行剥落了所
有诗意的外壳，它无关梦想、无
关体面，变成了一场赌命换命
的孤注一掷。从“我想要飞”到

“需要我飞”，再到“不得不飞”，
三次起落，清晰地勾勒出个人
梦想被生存压力一步步工具化

的全过程。
更耐人寻味的是片中的人

际关系。高立宽从划定范围的
权威裁决者，逐渐变为需要依
靠女婿赡养、沉默寡言的老人。
高雅风从一个欣赏丈夫不切实
际浪漫的恋人，逐渐被生活的重
担改造为精于计算、不断提出现
实要求的妻子。亲情与爱情，在
生存的压力下，也不可避免地掺
杂了越来越多的计算与依赖。李
明奇梦想的工具化，不仅是外部
经济压力挤压的结果，也发生在
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这让
他的坠落更显悲凉。

相比于李明奇的被动改
变，电影还设置了另外一个人
物与他形成对比，即董子健饰
演的商人庄德增，二人不同的
选择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同命
运，构成了一幅一体两面的肖
像。庄德增这个人物原型来自
双雪涛小说《平原上的摩西》，
他是“活得最聪明的，顺着潮流
走”，但他长期与妻子缺乏精神
共鸣，也与儿子有着深刻的代
际隔阂。庄德增代表了通过拥
抱外部规则而获得世俗成功，
却导致内在自我漂泊不定的一
类人。而李明奇就是那个“犟
种”，他投身于具体的责任中，
被潮流推着走。

《飞行家》这个片名本身也
构成了一种反讽，李明奇终究
未能成为翱翔天际、超越尘世
的飞行家，他一次次短暂地脱
离地面，却一次次被更沉重的
现实拉回。影片的结尾，无论李
明奇是否跃下那电视塔，他的
命运都已注定。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
闻与传媒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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